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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冒充他人上大学 揭入学背后漏洞
湖南邵东学生罗彩霞被当地公安局政委女

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一度成为新闻热议的
话题。冒名者父亲公安局政委的身份成了关注
重点，也正是这位政委以权谋私，顺利地让女儿
冒了别人的名上了大学。然而，现实总是不断
超越人们想象。继罗彩霞之后，不断有新的“冒
名上大学”事件发生，当事人并非位高权重，但
还是轻而易举地冒了名，入了学。

山东省东明县实验中学的李景娥就是这
样，冒她名上大学的程永珍是她的同班同学，只
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孩。她到底是怎样通过层
层审查，冒名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的呢？

为增加录取机会，冒名多填志愿

2005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李景娥很是失
落。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她这次只考了 446 分，
她不甘心，决定开始复读。因此，高考填志愿那
天，李景娥连学校都没有去。

同班同学程永珍成绩远比李景娥差，只考
了 352 分。得知李景娥不打算填报志愿，她就
在填完自己的志愿后，又用李景娥名字报了另
一个志愿，她想“这样可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当时俺年龄都比较大了，俺是 1982 年出
生的，比他们(同一届的学生)大两三岁，不想复
读。即便复读，也很难考取一个好学校，就想随
便上一个算了。我抱着这个想法，又得知李景
娥想去复读，就‘帮’她填了志愿。”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当时也没多想，就是看见
李景娥没来填志愿，随手多填了一个。

一个多月后，高校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
放。程永珍被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录取，而
李景娥被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看到李
景娥被录取的学校比自己的好，程永珍就想上
李景娥那个，她想，反正李景娥也不会去上。于
是，她拉上姐姐一起去求李景娥。

李景娥和程永珍同窗三年，而且也算是过
往甚密的朋友。刚得知这件事时，李景娥有些
不知所措，但程永珍的姐姐一再跟她说，不会对
她以后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即便有影响，程永珍
也会主动去注销学籍，不耽误李景娥的前程。

碍于同学的情面，李景娥没有拒绝。“你总不
能拦着她们说不让她们去上这个学吧。而且她
说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李景娥对记者说。

身份证都没带，拿着通知书就
去报到了

得到李景娥的默许，程永珍就带着通知书
去报到了。她是怎样通过各道关口，顺利完成
学生注册的呢？

“你在拿到李景娥的通知书后怎么做的呢？
如何不让学校发现你的假冒身份？”记者问。

“就直接去了，也没想那么多。”程永珍回答
说。“不怕被发现了？”

“发现了就不念了呗。”
“你什么准备都没有，那学校怎么没有发现？”
“他们就要了录取通知书，没有要身份证，

可能要了准考证，我不是很记得了。”
“然后你就注册了、正式上学了？”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入学时，学校对每个学生是否严格审查

呢？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2005年，也就是程永珍去冒名
上大学这一年，学校还没有将照片挂到网上去
进行核对。“报到的时候不需要身份证。学生只
需拿一个我们的通知书和报名号就能来注册
了。我们不可能拿着身份证一个个对着，看你
是不是本人，我们还是通过证件号来进行注册
的。又不是公安机关抓捕犯人，那才需要专门
的软件进行校对。再说年轻人相貌变化大，照
片上看差距不大的很难辨别出来，我们工作人
员又不是专业人员。”

该工作人员表示：“即便是现在依然这样。我
们凭借证件号码和通知书来辨别身份、进行注册。”

毕业时发现问题，教育局要求
被顶替者自己开证明

李景娥在复读了两年以后，在2007年以536
分的成绩考上了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大
学四年平静如常，而程永珍也早于她 3年毕业
了。如果不是毕业注册时发现了问题，可能一个
人的高考，就能够成就两个人的大学学历。

2011年临近毕业，李景娥所在的学院学籍
科的一位老师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毕业注册出
现了问题，其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被注册了。
而教育部规定，户籍上的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
学生在 4年内不能两次注册大学毕业信息。李
景娥这才想起来 6年前程永珍借用自己的高考
成绩上大学的事情。

高中毕业后，李景娥就没再和程永珍联系
过。费尽周折，李景娥终于从高中同学那里打
听到程永珍的电话，跟她说了这件事。程永珍
也感到很意外，她没想到会影响到李景娥大学
毕业，当即表示愿意去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注销学籍和学历。

程永珍打电话给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问

是否可以注销她的学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当程永珍和李景娥两人一起去办理学籍
注销时，学校提出要有高考生源地教育局的书面
证明，证明程永珍确实冒李景娥之名上了大学。

她们又回到山东，但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
省东明县教育局都以此事“是学校的事”为由，
拒绝开这个证明。两人又去了高中学校，但没
有人愿意为她们开这个证明。

这下难住了两个女生。程永珍为此也感到
很歉疚，她以为只要自己承认冒名就可以注销
学籍。“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承认还不行吗，为
什么要其他人来证明？”她有些不解。

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说法是：“两个学
生联合作假来上学，现在又要注销文凭。那么就
要当地教育部门开一个证明，证明她确实就是冒
名顶替的。你不能来说一声，就让我们相信你是
假的，即便照片上有些许出入，那也是公安部门
才可以鉴定的，我们不能下判断说你是假的。所
以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拿出意见，我们拿着这些
硬性的材料，才能上报教育厅去注销文凭。”

贵州省教育厅也表示，要当地教育部门给
出书面证明才能注销。

眼看着自己毕不了业，李景娥急得直掉眼
泪，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被人冒名。事到如今，该
谁来负责，又有谁来解决呢？

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工作人
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省教育厅要求她们
拿出证明来，才给她们办。她们两个无非是抓
住两个人身份证的不一样，来质问我们当初怎
么没有发现她是假的，还让她上了学。我们怎
么发现？照片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如
何凭借这点相貌上的不一样就怀疑她，把她退
学？很多人都有这样相貌的变化。如果不是有
人举报，我们不可能投入大量精力去核查身
份。她没能拿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证明，我
们不能自己作判断说她是假的。就比如她说她
自己是神经病，我们也不能就相信她是神经病，
除非她拿出医院的证明来。”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这件事确实难办，当地
教育部门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冒名顶替上学)，那么
就有人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不愿意开这个证明。

山东省东明县教育局则对回复记者称：“这
一起冒名顶替事件中，两个人都参与了，所以两

个人都负有责任。按道理，我们就不该帮李景
娥出具这个证明。而且核实身份这件事情，那
还得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公安机关已经给她
们开了身份证明了。”

就在记者发稿前，李景娥来电话告知，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程永珍的学历已经被注销。记
者从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籍科了解到，
黑龙江省教育厅已经通过网络告知学校，同姓
名同身份证号的学生已经清理完了，李景娥毕
业已不再是问题。

冒名上大学背后的那些漏洞，
仅靠行政处罚缺乏威慑力

自罗彩霞事件以来，陆续曝出多起冒名上大
学事件，情形各不一样，有在权力运作下顶替的，
有双方默许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静
村分析认为，冒名上大学事件屡有发生，说到底
还是人们犯罪压力不大。“这些人不是没有法律
意识，不是不知道要懂法守法，而是人们大多认
为，这不像杀人抢劫偷东西那么性质恶劣。”

教育部为了制止考试舞弊，在2004年5月发
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然而，该法
规的主要目的是惩治考试作弊，而不是现实中也
很严重的招生腐败。早在 2007年，就有消息称

《考试法》草案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但至今无果。
作为《考试法》草案专家组组长，徐静村告诉

记者，程永珍和李景娥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但是
不涉及违法。目前，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针对
升学考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教育权
被侵占该如何处置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因
此，对于冒名顶替上大学这类事件，只能通过在这
些事件中的其他相关的违法行为来进行惩处。

以罗彩霞事件为例，2009年10月，原湖南省
隆回县公安局民警王峥嵘——冒名者王佳俊之
父被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以伪造国家
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原犯受贿罪
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实行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4年。而其他例如招办部门、学校
所受到的行政或者党纪处分仅限于留党察看，开
除党籍，降级等，鲜有涉案人员被处刑事处罚。

“实际上，招办、学校、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关键

关口，仅是行政处罚很难形成威慑。”徐静村认为。

现行录取体制提供了“便利”

采访前，记者曾设想，可能如同罗彩霞事件
一样，这件“顶替事件”藏着众多权力的滥用。
但现实出乎记者意料，冒名者和被冒名者都来
自普通家庭，程永珍的父母务农，其姐姐也只是
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像李景娥这种情况，从表面看是出于无
知，她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从整体来看，冒
名上大学事件频频发生，根源在于目前的计划
录取体制。”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21世纪教
育研究院熊丙奇认为，从高考到招生这个链条
是很脆弱的。“如果一个环节能够打通，后面的
环节就可以层层打通。”熊丙奇说，现在学生拿
到一个通知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无论你
是不是顶替的，以前成绩和能力如何，都可以很
轻松地完成身份的转变，进而完成命运的转
变。这种现状，使得众多没有能力考取大学或
者好大学的人，走上了作弊、顶替、冒名的道路。

熊丙奇说，如果设定的大学教育制度是如欧美
国家的“宽进严出”，那么就不会有人争破头皮来冒
名顶替了。“你即便进来了，但是你依然可能是一个
没有身份的人，你还面临着毕业这个坎儿。”

诚信缺失是根源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关信平则将此类问
题直指社会诚信：“这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老问
题，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诚信体系。”

关信平说，很多时候，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
伤害到特定人的利益，而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
众利益。程永珍借用李景娥的高考成绩去上了
大学，如果不是毕业时出现问题，那么她看似没
有损害谁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占用了她不该占
用的教育资源，损害其他人的受教育的权利。

就程永珍冒李景娥之名上大学一事，关信平
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不诚信，又缺乏对不诚信
的惩戒机制的例子。“一方面是管理者的诚信，对
社会不负责任，不做好信息的核对工作让冒名顶
替者轻而易举地钻了漏洞；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
的诚信，人们在行为意识中对这个问题看得不严
重，往往只看一个人的成功，却不看他是怎么成功
的，不看他在成功的道路上是否有欺骗等不道德
的行为。一个人太诚信却被称作太老实，不够灵
活。而一个人如果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得了一些
所谓的成功，却会被认为是有本事。整个社会文
化中，人们对这类诚信问题的评价都是扭曲的。”

去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对广大考生进行一番
提醒，明示了在高考中违规的代价——除按相关
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然而，
关信平认为，杜绝高考舞弊现象，应该作为从教
育领域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来抓。“如果仅
仅对考生挥起警示大棒，而无法在更为深广的社
会领域实现对权力失范行为的规制，治理高考舞
弊就很难实现成功转身。” 据《中国青年报》

让群众骂娘 天塌不下来
7月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民在线交流说：

看到很多网民骂我，把我说得一塌糊涂，当然我也看到
挺我的，这些都很正常，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正确对待
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网络问政首
先应该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
历。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
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7月4日人民网)

汪洋一席话，在网络世界赢得一片掌声。应该说，
网络问政要允许群众骂娘，原本只是一个常识，因为：不
被人骂的人几乎没有，官员亦不会例外，而嘴长在别人
脸上，骂娘是别人的自由，就算官员不允许，最多也只是

“别让老子听到”而已；但是，堂堂一个省委书记，能够如
此平静看待骂自己的声音，并且将允许群众骂娘视为一
种与生俱来的当然权利，实在让人感到些许惊喜——遇
到一个可以骂的省委书记，在我们的语境里实属新鲜。

反过来想一想，一个官员不允许群众骂他，对骂
他的人不惜以诽谤罪拘捕之，只能说明此类官员霸
道，毫无包容之心和极端不自信。相应的，一个官员
能够笑对群众之骂，首先要有平等观念，再要有包容
胸襟，然后还要非常自信。若非如此，必然会做出各
种霸道举动来。

事实上，只要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官员，而不是一
个特权官僚主义者，必然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朴
素道理，知道群众的骂也是一种诉求表达，同样是值得
为官者关注和体恤的。如果骂得有理，那么就虚心接
受，努力改善；如果骂得没理，那么就澄清解释，开诚布
公。所以，成熟的现代政府控告传媒或者公民十分少
见，更别说动辄建立黑名单、进京抓记者，动辄“跨省”
抓捕网民了。某种意义上，让骂你的人某一天不再骂
你，改而挺你赞你，实乃为官者最大政绩追求之一。

放眼媒体上的国际报道，群众当面骂官员的新闻
简直多如牛毛。比如日本震后，首相去灾区看望灾民，
感激涕零者鲜有，大多数都是冷漠置之，破口大骂者也
很多。首相显然对此早有心理预期，并不感到任何诧
异，而是照旧鞠躬如仪。任何成熟的公仆，而不是霸权
的官僚，都应该有这样的素质；或者说，作为公众人物，
拥有官民平等的观念和忍受被骂的胸襟，未尝不是现
代官员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方面，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当然也可以发
脾气，领导可以骂娘，群众当然也可以骂娘；另一
方面，官员接受群众监督是应有之义，而骂娘其实
也是一种监督方式，欢迎群众监督就不能选择性
地屏蔽掉骂娘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允许群众骂
娘”是成熟公仆应有品性，我们期待能够遇到更多
可以骂的官员。 盛 翔

“老好人”隐喻精神通胀的时代寓言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处事圆滑、不讲原

则、到处和稀泥的“老好人”。而且这种“老好人”
往往能在评优、晋升等场合胜出。近期，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
心，对3001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61.1%的
人确认自己身边的“老好人”非常多或比较多，
30.5%的人感觉一般，仅7.3%人的表示自己身边少
有“老好人”。（《中国青年报》7月5日）

在我们这个崇尚中庸文化的国度，“老好人”的
存在拥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语境。我们有充足的理
由，将之“归咎”于人情社会——情面比制度重要，关
系比能力重要，“老好人”自然容易获益。但在人情
社会逐渐走向穷途末路的今天，“老好人”却有了更
广阔的舞台，这其实隐喻着精神通胀的时代寓言。

“老好人”不一定是“坏人”，但“老好人”却一定
意味着社会责任担当的淡漠，更意味着是非观念的
模糊和道德原则的溃败。譬如面对内部腐败无人检
举揭发，导致贪官横行十数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麻木不仁的“老好人”团体生态；再譬如“围观猝死”、

“不敢伸手”之类“老好人”群体作风。显而易见，从
某种个体的性格品质演化成群体的生存法则，这无
疑就反衬出了社会性的精神泡沫和信仰缺失。

我们的精神世界曾经无比富庶。放眼历史，
数千年文化的积淀，铸就了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精
神风骨。从古至今，无论是王朝更迭还是战火硝
烟，乃至于近现代被侵略被奴役的黑色岁月，我们
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呐喊，大师与巨人
频出，引领整个时代。但如今，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精神世界都有学名叫“通胀”、俗名叫空虚的
征兆，越来越多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正在折射出
这种精神的功利化与“通胀”迹象。而“老好人现
象”不过是“精神通胀”的一个现实注脚罢了。

该做的事情不想做、该做的事情不敢做，争当
“老好人”——在社会领域，类似关乎精神矮化的
现实注脚比比皆是。在当前这个娱乐精神攻陷一
切、功利主义渗透一切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信仰缺
失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救赎的程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好人”的盛行让社会缺
乏了内涵和活力。当前，我们正在从熟人社会向
陌生人社会转型——“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
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
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
孩子……”在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脉”
的联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如果“遍地
都是老好人”，我们又将情何以堪？ 陈一舟

争考生
近日复旦和上海交大

因争夺生源问题开始相
互指责，高考生源争夺的
黑幕也被相继曝出。据
媒体报道，7月 1日复旦
大学招生办称上海某理
工院校冒充复旦老师抢
生源，随后复旦相关人士
爆料称这个学校就是上
海交大。7月2日交大回
应称有高校在捏造事实，
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
任的权利。有最新消息
称此事件将由主管部门
解决。高校争夺生源其
实无可厚非：都是想把好
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
但是很多学校则采取一
些不光彩甚至卑劣的手
段，光明正大的高考招录
就变了味。

焦海洋/图

（均为资料图片）

大学校长不应沉迷这“哥”那“叔”
“姐的狂放”，“哥的犀利”，“让子弹

飞 ”，“ 童 鞋 们 ”，“ 有 木 有 ”，“ 泪 牛 满
面”……如果说这些网络热词成了“潮
语”，那么，几所大学校长在开学（毕业）典
礼上对这些“潮语”的运用，也起了广而告
之的作用。

自去年“根叔”串烧网络热词给学生讲
话受到追捧后，舆论因此而热闹。叫好的
说：大学校长摈弃“官话”讲“人话”，这是转
变校风的标志。质疑的也有，曾于1980年
代任过大学校长的刘道玉说：这是从一种
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原来那套，八股生
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
佻，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今年，媒体上又
增添了“晓红哥”、“凤哥”、“纪宝宝”等校长

“艺名”。对于大学校长讲潮语、唱流行歌，
网络上依然众说纷纭：校长“秀才艺”，不能
过头；作为校长，应该讲激励学生的话，一

味说好话无用；“叔啊哥啊”装嫩，影响并不
好……那么，大学校长到底应该如何讲
话？试请几位名校长佐证。

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
长，他的上任演说讲的是“大学学生，当以
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
之阶梯”；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
若在开学典礼上致辞，主题为“把红旗插
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
命”；蒋南翔20世纪60年代主政清华大学，
几乎对每一届毕业生都要讲：你们要在这
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
二，要能出活儿。清华学子、后来成为名
记者的杨继绳回忆说：蒋校长的话，好像
父亲对儿子讲的，不像教育家讲的。

这些校长都有自己的坚守，因而各具
特色，史册留名。相较而言，“根叔”走红，
与大学行政色彩太浓、校长远离学生有

关，所以“根叔”的出现，让人新鲜。但我
们反感校长高高在上，却也不能反其道而
行之，一味怂恿校长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
网络走。喜爱一位校长，不一定非要称他
这“哥”那“叔”，也不要强求他会讲话。马
寅初善演讲，被公认是好校长；而曾任香
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高锟讷于言，但谁能说
他不是好校长？评判校长，靠的是治校治
学，看的是人格魅力，并非口才好就一切
好，甚至以此衡量校风学风。

其实，大学校长“昵称”的出现，媒体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网站、报刊
抓住校长原名的谐音甚至搞怪的戏谑，作
为新闻亮点写入标题以吸引读者眼球。
但可以说，有些校长对称自己“叔啊哥啊”
并不接受，并在媒体的哄炒中保持了相当
的冷静。这份冷静是可贵的，有助于大学
校长在喧闹中保持自己的本色。黄团元


